
 

 

 

陈抗：英国脱欧与全球化逆转 

陈抗 

2016 年 06 月 27 日 

英国公投结果揭晓、脱离欧盟程序正式启动的消息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巨大

冲击。由于欧盟其他成员国中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力量近年来也在逐渐壮大，

英国公投的结果对他们无疑会产生鼓励作用，人们开始担心英国脱欧对欧盟可能

产生骨牌效应。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美国总统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无论

是左派的桑德斯还是右派的特朗普，他们反全球化的观点和立场都在美国选民中

获得可观的支持。可以预期，明年初无论谁入主白宫，都必须正视这股强大的民

意，对美国的全球化政策作出调整。全球化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英国脱欧是否标

志着全球化进程的逆转？这些变化对亚洲国家将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目前这一轮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后全面提速，已经历经 25 年之久。受欧洲一体

化的影响，此轮全球化不仅限于扩大自由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对资本市场和劳动

力市场的整合也采取积极的态度。跨境资本流动和经济移民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下都达到空前的水平。过去对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还有谨慎的防范措施，在世贸

组织协定的框架里都有减少自由贸易冲击的备用条款。而对于生产和服务外包、

企业与资本出走这类生产要素的跨境活动，主要发达国家都将其与本国产品占领

外国市场这些“攻城略地”的扩张活动一样看待，一律采取毫无保留的支持态

度。这种轻率，其实暴露了国家政策受利益集团左右的现状。 

迄今为止对全球化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从市场分配资源的有效性出发得出

的正面结论。对资本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

响，却没有太多的深入研究。企业部门极力游说推动，政府积极配合，于是出现

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的情况。开始时，人们的关注点在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商

品价格更便宜了，投资和就业的机会更多了，企业可以搬到租金、人工更低廉的

地方，专业人士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称心的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

化的坏处渐趋显现出来。 



首先，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一方面，移民的涌入加大了就业

市场的竞争、压缩了工资增长的空间、也带来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严峻挑战。另

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地区由于企业的迁移和重组产生空洞化，大批工人失业，许

多人无法再找到合适的工作。无论是移民还是失业者都给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增添

了沉重的负担。 

其次，资本的流动使劳资关系失去平衡。资方不再有与工会谈判的耐心，常

常以工厂迁移威胁工人。全球化也提升了跨国企业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它们可以

利用避税天堂避税，也可以用迁移作为威胁逼迫政府调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

税的税率。各国政府被迫加入不健康的税率竞争、财政收入因此持续减少。提高

消费税虽然可以补充税源，但是它的累退性质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使各国政府

不得不认真面对、慎重行事。 

最后，全球化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降低了收入不平等，但是却在许多国家内

加剧了贫富悬殊。如前所述，资本的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受薪阶级在与资

方的谈判中处于劣势、使工资增长受到压抑、使资本收益的比重显著上升。另一

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强使得政府更加注重效率，财政收入的减少和社会保障

开支的增加使政府无力维持原来的福利制度。许多国家不断减少福利开支和退休

金、提高退休年龄。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也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增长产生消

极影响，和人口老化一起对总需求和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 

总的说来，全球化创造了新的赢家和输家，导致以国家为单位的福利制度相

继破产。我们不可能指望有一个“世界政府”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平实行有效的

国际间补偿机制，有一个世界性的福利制度来舒缓全球化的压力。于是，劳资平

衡被打破，资本主义再次“变坏”。欧盟是一个超乎国家之上的政治架构，它理

当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起舒压缓冲的作用。英国公投的结果说明英国人对欧盟

这个“超国家政府”能否胜任这样的功能持否定态度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发酵，使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全球

化的意愿大大减弱。英国脱欧势必要加剧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趋

势。虽然近年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关税壁垒，但诸如“反倾销”诉讼等非关税壁

垒却屡见不鲜。不少国家中反对接纳新移民已成为主流民意，有的还为劳动力的

跨国流动设立更高的门槛。另一方面，限制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强资本管制的呼

声也日益高涨。美国已经开始实施“外国账户纳税法令”，经合国家也在加强对



跨国资本流动和避税活动的管制。一些国家也开始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这势必

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全球化逆转对新加坡和中国这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良多的亚洲国家来说，

无疑是个坏消息。如果去全球化对自由贸易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亚洲国家的出

口市场势必会萎缩。直接投资是另一个可能受影响的领域。在中国开放之前，外

资主要受到接受外资国家的限制。即使是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像中国那样张开双

臂拥抱外资。全球化严重逆转后，对外资的限制可能主要来自资本输出国。事态

如何演变，需要密切关注。总之，我们对英国脱欧和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

列出乎意料的事件，不能简单地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需要认真分析、从长

计议。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